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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中心后建“国字院”

1995年，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一个专
门为研究APEC相关问题而成立的学术机构。

此时，距离中国加入APEC不过四年时间，而距离
APEC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仅有短
短两年。

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993年1月在美国西
雅图召开，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首创。时任中国国家
主席江泽民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带入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要回答关乎世界和亚太地区发展这样的大问题，需
要学术界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为了落实“APEC领导人教育倡议”，由中国外交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即现在的商务部）、国家教育委员
会（即现在的教育部）和南开大学共建的国家级智库机
构———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应运而生。

为什么是南开？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也是最
近才在教育部一位高官那里得知选择标准，“首先必须
有厚重的研究基础，第二个在北京或北京附近的城市，
还有一点，就是必须有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

中国APEC研究院的建立，则和2001年上海APEC会
议密不可分。

2002年4月，中国APEC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这个以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既有基础为依
托，与国家有关部委、大型企业、兄弟院校与科研机构有
机结合的官学商三方合作机构，是落实2001年上海
APEC会议成果的重要举措。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讲
话。钱其琛强调，加强官学商三方合作对促进人力资源
开发乃至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他高度评价
APEC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
中国会继续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APEC研究院是国家级的
研究院，充分体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APEC研究中
心目前已向外交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提交17部、共计
500余份APEC问题咨询研究报告。

参与本届会议成果设计

2014年，中国在时隔13年后再次成为举办APEC会议
的东道主。

APEC研究院与中心全面参与了APEC领导人会议
成果设计与具体方案的政策咨询研究，并完成“中国主
办2014年APEC会议咨询研究”、“APEC茂物目标回顾与
展望”、“第八届APEC旅游部长会议专项调研”、“2014年
APEC会议主要议题对中国工商界的影响”等重大研究
项目，提交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等
相关部门。

APEC研究中心刘晨阳教授和李文韬副教授，作为
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高官会及相关系列会议。

今年5月，APEC第二次高官会期间，APEC研究中心
在山东青岛主办了“2014年APEC研究中心联席会议年
会”。

“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倡议推进亚太地区学术网络的
合作。”盛斌介绍，目前APEC的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开一
次学术研讨会，中国今年想把这样一个非机制化的会议
往前推一步，建立一个亚太学术网络，这是“APEC中国
年”的亮点之一。“这个学术合作网络要有成员单位，有
秘书处，有正式的运行网页，能把各国的学术机构研究
人员整合起来。希望在此次的领导人宣言中对此能有所
提及与认可。”

自贸区研究成为新领域

除了APEC问题咨询研究之外，APEC研究中心近年
来又承担了新的研究课题。

“客观来讲，近年来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
进程有所放缓，没有最开始建立时那么强劲，甚至有些
发达国家对APEC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亚太
地区的自贸区却迅速发展起来，中国也不例外，这也开
辟了APEC研究中心另外一块重要的研究领域。”盛斌
说。

受商务部的委托，APEC研究中心陆续承担了中国
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冰岛、瑞士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谈判辅
助工作，成为国内自由贸易区研究方面的权威学术机构
之一。

“APEC研究中心的定位就是学术研究与政策智库，
而且是为国家专项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咨
询。”盛斌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高质量与高水平的国
际化智库，它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同时强调目标导向的
对策性应用研究。”

国家智库为APEC而生

本报深度记者 张文 刘志浩
实习生 杜瑞 吕倩 梁舒翔

本次APEC领导人会议周活动期间，最忙碌
的学者中，应该有南开大学教授盛斌和刘晨阳。
他们总会因自己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南开大
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而频频接到各家媒
体的采访电话。中国APEC研究院和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这两个在实际业务中由一套班
子运营的机构，其建立、壮大和发展，为我们了解
中国在APEC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学术视角。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长，
中国对于在区域内发挥更大角色作
用的预期将会增加。”11月7日上午，
鲍勃·霍克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
说，亚太地区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出现
了很大的变化，未来，财富和权力的
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与之相匹
配的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于是，不
可避免地，与中国相关的亚太战略格
局的调整，已是呼之欲出。2014APEC
峰会，无疑是在主场展示这种调整的
最佳时机。

阻碍在哪？

利用APEC这个平台，领导人在
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好的可以
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能通过这
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构建大国关
系，利用APEC平台是很重要的。

但现实往往比理想要复杂很多。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区域的权力

格局调整，往往面临旧势力的重重阻
碍。

环顾亚太，某种意义上说，与中
国隔海相望的美国，二战后从未离开
过亚洲，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以及加入APEC和WTO的道路上，美
国始终如影随形。

美国的存在，使得亚太地缘环境
趋于复杂，各方博弈色彩浓厚。

“只要美国认为存在可能挑
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感觉
不安全。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
崛起，是美国人没有预测到的，因
此会感到巨大的恐惧。”中国问题
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郑永年对这种深层次缘由
作出了精辟分析：以世界警察自
居的美国，把全世界都视为自己
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25年前的美国和
中国一样，并非APEC的最初创建者，
而是后来才被引入其中。

鲍勃·霍克坦言，在亚太区域经
济发展中，美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推
动者之一。“以至于人们把美国在亚
太区域的这种领导地位看成理所当
然，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美国的
领导力已经给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成
功，而且他们很难想象，美国在亚洲
会担当另外一种类型的角色。”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基
本上实行的是孤立政策。当时世界地
缘政治的主导者是美国和苏联，中国
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郑永年曾撰
文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
社会，此后始终处于被美国牵扯和平
衡的状态。

实际上，加入APEC后，美国一直
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潜在对
手，“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两种论
调，也会周期性地在美国言论中泛
起。

其结果之一，是美国试图绕开中
国，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之
外，单独成立门槛更高的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议(TPP)。

事实上，前者是美国亲自倡议并
在APEC框架下发起成立的区域性合

作框架，后者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
和文莱四国发起，美国是后来加入
的。因为担心过度自由化伤及本国经
济，起初，中国反对FTAAP。

11月3日下午，南开大学研究生
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
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仅是中国，
当时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反对
这个协议，“相当于把它打掉了。”

此后，美国认为TPP符合其“高
标准高门槛”的要求，开始介入并大
力推行TPP。这种思维，使得亚洲这
个大家庭，面临着“分裂”的挑战，与
如今这个国际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
代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理念的差异，由美国主导、
未包含中国、以TPP为载体的“亚太
轨道”，和由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获
得东亚国家支持、以RCEP为载体的

“亚洲轨道”之间的分歧，似有越来越
大的趋势。

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
是个大国，30多年来不断崛起，已成
为亚太区域内不容忽视的国家。

显然，这一次，中国使用“东道
主”的身份，正在很好地利用APEC这
个舞台。

“其实说到底，APEC是一个外交
场合，为亚太各国领导人每年见面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盛斌向齐鲁晚报
记者介绍说，构建大国关系，利用
APEC很重要，“利用APEC这个平台，
领导人在这个机制内可以见面，关系
好的可以多见，关系不好的，至少也
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缓和关系，尤其
是中国和美国、日本这些大国。从此
次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上就
可以看出，构建大国关系，利用APEC
平台是很重要的。”

成为领导者与旗手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慢
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这可
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中重
要的棋着。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
台，让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
够实现。

如果说鲍勃·霍克25年前的“预
言”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前景的乐观
判断，再次来到北京的鲍勃·霍克这
次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和中
国应该作为平等大国，在新的亚太
战略秩序中“发挥重大且平等的领
导力作用”。

“当年美国推出FTAAP，更多是
基于其自身贸易自由化的考虑，但英
文单词Community(共同体)的首字母
是大写，是机制化的，与APEC非约束
性、自主自愿等原则不符。中国提的
是community，是类似社团的群体，是
一个亚太大家庭，对亚太各国均持开
放态度。”盛斌介绍说。

换言之，美国推出的机制化色
彩的FTAAP，门槛较高，脱离亚太
各国发展程度不一、贫富有别的现
实。而现在中国重提FTAAP，正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是基于“建
设开放包容的新亚太”，而非为了一
国发展。

盛斌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为促
进亚太一体化发展做出了各种努力，

比如之前推出亚投行、提出“一路一
带”战略等，一系列动作均围绕一体
化进行。

毫无疑问，关于亚太一体化的任
何设想，都需得到本区域内大多数成
员的认可，而建立开放、渐进、自愿、
协商等基础上的亚太大家庭，APEC
无疑是最合适的场所。

这种情况下，作为此次APEC东
道主的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整合。

“中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契机，
慢慢成为APEC的领导者与旗手，
这可能也是中国在整个外交大布局
中重要的棋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更大的
多边的东西，弥合两条道路的分歧
和差别，把所有的分歧都整合到一
个大框架下。”盛斌向齐鲁晚报记者
介绍说，“中国想把这次做成里程碑
式的会议，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
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动手，是不会取
得辉煌的成果的。这次在这一点上，
中国恰恰选对了最具挑战性的核心
问题，为将来亚太各国的深入合作
打下良好基础。”

因而，此次APEC会议三个方面
的议题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APEC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让
中国这样的角色和战略目的能够实
现。”盛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显然，亚太一体化还面临着诸多
机遇和挑战。

“亚太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约一万亿美元，但只有约一半
能够解决，亚投行的作用在这里就
发挥出来了。”11月7日上午，接受齐
鲁晚报记者采访时，中国APEC发
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用现实的
例子展望了互联互通的亚太新前
景，比如，跨境教育协议达成以后，
APEC成员伙伴国学生出去留学的
时候，门槛降低了，可以在低成本条
件下享受更多优质教育。

“中国崛起带来庞大的利益，周
围国家必然要求分享。”郑永年认为，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摆上中国和亚太大多数
国家战略远景的大平台上，“通过一
种远景式的合作，给人们注入信心，
更会影响企业、行业的长远判断。另
外，还会对建筑、钢铁及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一些利好消息。”谈及APEC这
个大平台的作用，盛斌如此认为。

中国对外需的渴求日益强烈。
“前一个阶段，做好企业就行，

比如生产一颗纽扣，出口到其他国
家，就能做成很大产业。但现阶段，
要求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
走出去，为人家做便利交流的工作，
而不再仅仅是生产一颗扣子的问
题。”张力军认为，这就要求企业升
级换代，“就是常说的，调结构，转方
式。”

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机遇，
同样适用于亚太其他国家，而伙伴
关系一旦建立，双边乃至多边都将
从中受益。

APEC在实现上述蓝图的过程
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东道主，
历经30多年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一个更加具有改革和创新意识
的国家，中国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
亚太各国赋予的重任。

崛崛起起的的大大国国需需要要匹匹配配的的地地位位

7日，霍克在“2014APEC中国日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本报特派记者 刘志浩 摄

·亚太旗手

（上接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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